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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他是在医院的工地，我看中一块漂亮的石头，上面有一层朦胧烟雨山水画，远远地看上去很艺术。他抡起一个铁锤，正在粉碎其他的石头。
他只穿了一条三角裤衩，光着脚，在太阳下黝黑的皮肤很健康，很漂亮。肌肉在一层薄薄的脂肪下，显得非常匀称。
“喂”我叫他，他默默的回过头来。
“干啥？”旁边一个带墨镜、剃平头的一个年轻小伙突然站起来问我。
我一愣，忙说：“这块石头挺好看的，我想搜集。”
“搬走吧。”那个小伙看我只是要石头，便坐下了。
我吃力的搬起那块石头，向哥们的车走去。
“去帮帮忙，那么没眼力。”身后响起那个小伙子的声音。
他忙跑过来从我手里接过那石头，跟在我身后默默的走。我打开车的后备箱，他小心的放下石头，依然默默的转身就走。
“哎，等等。”我从车里拿出两瓶水，递给他。“给你们俩的，谢谢了。”
那个小伙子忙跑到我身边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：“他只配喝尿。”接过一瓶水，“谢谢了，一瓶就够了。”转身用膝盖对着他的屁股轻轻顶了一下，“走吧。”他全身一颤，我似乎听到他哼了一声。
回到楼上，哥们刚做完痔疮手术，趴在床上只哼哼。几个朋友在一起逗他起来打麻将。我是主要看护晚上的，找了个地方我沉沉睡去。
晚上九点多，给哥们清理完创口，护士给换了药，打了针吗啡，哥们睡了。我精神了，料想两个小时之内没事，出去走走。
医院正在新建大楼，月光下，工地很是热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眼就看见了他。垂着头，默默的坐在那堆石头旁边。白天那个小伙子已经不知去向。
“嗨，你好。”我递上一支烟。黝黑的皮肤，看不清楚他什么表情，但却似乎摇了摇头，没有接。
“哥们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看上他了？”那个小伙子如同幽灵一般的出现在我身后，吓了我一大跳。
“哎呀，妈呀，”我手中的烟掉在了地上，“你属鬼的啊，吓死我了。”
小伙子嘿嘿一笑，弯腰捡起了那根烟，叼在嘴上，我伸手点着了，自己也点上一根。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小伙子吐了个烟圈，看了我一眼。
“我哥们刚做完手术，睡着了，我下楼溜达溜达。”我捡了个干净地方坐下。
小伙子原来是工地沙石的小包工头，才20，父亲前几天受了伤，他来顶一下。
“伤的严重不？”我随口问。
“严重，膝盖骨砸碎了，小腿粉碎性骨折。以后不能走路了。”小伙子长长叹了口气，“今后，这些就得我来干了。”接了一个电话，他冲我抱歉的一笑，跑去了住院部。
他依然那么默默的坐着，如同一尊雕像。我也没有什么话题，便起身去哥们的病房。
午夜，哥们疼醒了，要求再来一针吗啡，大夫要求最多只能打两针，没办法，只能让他挺着。哼哼到两点多，终于迷迷糊糊的睡过去了。我下楼抽根烟，站在工地的灯光下，欣赏这幢被灯光渲染的大楼。
从楼后传出一些声音，我寻声过去看看。那是一楼和地下车库，有了框架，车库还没封顶，车库里由于下雨，积了很多水。车库里昏黄的灯光下，有两个人。一个是那个民工，另一个是那个小包工头。
民工半身都在水里，在低低的哀求什么，听不太清楚。小伙子站在楼梯上抽烟，一声不吭。我静静地听了一会，烟头忽然烫手了，手一抖，烟头掉在水里，呲的一声，小伙子猛抬头大和一声：“谁？”
我一下没躲利索，反而被他看见了。只好站出来：“我出来走走，抽跟烟，你也在这里啊？”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
好半天，我们都没吭气，我讪讪的问：“你爸爸怎么样了？”
“快死了。”小伙子没好气的回答。在我的细问下才知道了原委。
一周前，工地运送石料，老包工头指挥大家卸车，两人一组本来没什么事情，结果到他的时候偏偏就没人搭伙了，老包工头只好亲自上。没走几趟，就出事了。一块大石板从车上滑下来，恰好压在老包工头的后腰上，当场趴下晕过去了。掀开石板，把老包工头翻过来，惨了，肚子下面有一个小钢筋，膝盖附近有几块不大不小的石头，肠子都出来了，膝盖到脚都快成照片了。
小包工头来了就把所有火气都撒在了他的身上。经过抢救，老包工头的生命没有危险，肚子上的洞也补上了，腿肯定是废了。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让小包工头和老包工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——老包工头的睾丸都被砸碎了。现在老包工头还不知道，但医生已经告诉了小包工头。那老包工头17岁结婚，18岁有了小包工头，今年才38岁，已经做不成男人了。
小伙子气愤愤的讲完了这些：“要是没有他，我爸能吗？赚钱有个屁用？回村里怎么交代啊？”
我沉默，这样的事情不是每天都能碰到，一辈子碰到一次已经够稀奇的了。
“我要让他跟我爸一样！”小伙子吐了一口吐沫，“我要折磨死他！”
小包工头出去翻了根绳子进来，把他捆的跟粽子一样，丢到水里。用皮带没头没脑的开始抽。他一声不吭，闭着眼睛。
我拉了一把小包工头，“走吧，吃点东西去。”
小包工头在小酒馆里整整哭到天亮。我却在心里有一个算计。在回医院的路上，我对小包工头说：“我有个办法能让你折磨他，还要规避法律。”
“太好了，快说。”小包工头顿时兴奋了。
“我要睡觉。晚上我来的时候再说。9点，我去找你。”我打了个哈欠。
晚上9点，哥们睡着了，我下楼。依旧在石料堆看见了小包工头，穿了一件白色T恤衫，一条蓝色短裤，很精干的样子。
“快，什么主意？”小包工头看到我很兴奋。
“呵呵，”我一笑，“需要很多东西，你能弄到么？”
“买，”他着急的说。“需要的都买。”
“你想达到什么效果？”我很想了解这个家伙对SM的感受。
“恩，让他一点一点失去他的睾丸，”小包工头狠狠地说。“ 要让他变成我的玩物。”
我点点头。“ 我们需要高浓度的葡萄糖注射液，10到20根打吊瓶用的管。”
“还有什么？”
“这些就足够用了。”我哈哈一笑。
“等我去找大夫。”小包工头转身跑掉了。
半个小时之后，他就跑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一个100ml的葡萄糖水瓶和一个吊瓶用的塑料包。“怎么做？”他兴奋不已。
“叫他来。”我点燃一根烟，“ 找一个安全稳当的地方。”
“跟我来。”他转身开始跑。
在工地后面的一个小屋里，他早已被剥光捆在一张钢丝床上。我吃惊的看着小包工头，他哈哈一笑说：“你不是要给他来点甜头么？”
我仔细看了看他，他居然睡着了。阴茎软软的耷拉在一边，没有包皮，很粗大，看起来很漂亮。阴囊也软软的耷拉在两腿中间，每个都差不多有鸡蛋大。毛很浓密，阴囊上却只有稀疏的几根。
小包工头叫醒了他，他轻轻问：”我给你做一辈子，只要能吃饱就行，可以么？”
“不，你要当我的奴隶、玩物。”小包工头轻蔑的笑了。
我轻轻的抚摸他的阴茎，他一惊，在我们俩的注视下，很快勃起了。“多长时间没射过了？”我嘿嘿一笑。
“出来这几个月都没有。”他扭过脸,小声说。
小包工头狠狠给他一个嘴巴：“看着，回答要大点声。”
我问小包工头：”让他出一次？”
“那怎么做？”
我开始给他口交，他很干净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他开始哼哼，似乎很舒服的样子。小包工头很兴奋，马上脱下裤衩让他给自己口交。他顺从的答应了。我不想让他这么快就射出来，放开了他，看他给小包工头服务。他很认真、很努力，小包工头也很享受，看来小包工头不是第一次享受口交。虽然他看起来有些笨拙，但小包工头毫不介意，差不多有半个小时，小包工头射在他嘴里，他老实的吃了下去。
“你喜欢吃这个啊？”小包工头邪邪的笑着对我说。
“是啊，我还喜欢被这么大的干呢。”我嘿嘿一笑。
“好啊，给我看看，我还没看过呢。”小包工头很明显又兴奋了。我脱了裤子，拿出一个套子，套好，润滑，慢慢坐了上去。肛门传来一阵疼痛，这个民工的家伙实在是很大。我动了一会后，把民工绑着的手松开，小包工头也放开了他的脚，他轻轻抱紧我，慢慢起身，开始主动对我攻击。这个时候我是非常享受的。
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他射了，看起来极度痛快。我被他干的早就射过了，但依然很渴望他继续干我。
“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”小包工头脸通红的问我。
“你可以试试啊。”
“疼吧？”他轻轻问。
“恩，他的太大了。”
“那我不试了。我来干你吧。”他没等我答应，就把套子套上了。小包工头的家伙也不小，不过有民工的在前就不大了。很快，小包工头又缴枪了。
“给他舔干净。”小包工头指着我肚皮上精液对他说。他乖乖的跪在床边把我肚皮舔的干干净净。
“好了，该开始了。”我精神了一下，点了根烟。把吊瓶挂在墙上，他依然在床上捆好，我在阴囊上拔了根毛下来，顺着毛孔将吊瓶的针插了进去，很小心的插到空腔里，放开吊瓶的压力器，25%浓度的葡萄糖溶液很快流进他右侧阴囊里。10分钟之后，100ml的葡萄糖就进去三分之二还多了。他一侧阴囊已经鼓的发亮，看来有些疼。他咬着嘴唇没吭气，但满身都是汗。我拔下吊瓶，用胶布贴好针眼。对小包工头说：“20个小时之后来看效果。”
不知道他那20个小时是怎么过的。当我晚上再到那看到他时，阴囊已经消了很多，但明显比另一半要肿。他自己说有些疼，小包工头不让他说更多的话。然后，依旧是前一个晚上的节目，干完我之后，才给他吊水。
一个礼拜之后，哥们拆线，可以晚上不用人了。我也终于回家睡了一个好觉。
隔了两天我才去工地看小包工头，小包工头问我怎么没去，我说回家好好休息一下。他父亲现在已经正常养伤了，但两个睾丸和右侧大腿的一大块，都切除了，尿道下侧因为也切除了一段，只能重建。这两天我没去，小包工头也没给他吊水。晚上我和小包工头喝完酒，去房间看民工。右侧的阴囊手摸上去很硬，里面的睾丸也很硬，他自己说吊水的头三天疼的厉害，现在已经不很疼了。但是可以正常勃起和射精。我依然让他俩干了我，那真是一种享受。
很快距离最后一次注射已经三周了。我没事的时候就去工地，每次我都教小包工头如何做一个S，然后让他们俩轮奸我一次。哥们出院的那天看到他的时候，他的阴囊紧缩，硬硬的象块石头。我在外皮上掐了掐，他说已经没什么感觉了。
小包工头请我喝酒。在我的指导下，小包工头在他身上体验了灌肠、导尿等项目，也享受着他很真诚的服侍。用小包工头的话来讲，洗澡不用搓澡工，洗脚不用水，小便不用去厕所，大便不用带手纸了。
民工的体重已经明显下降，身体素质也不如以前。我知道是因为小包工头享受小便不去厕所的原因。便指导他如何保养一个长久的奴，也告诉民工如何处理小包工头的要求，才这样可以长期玩下去。
九月，天气开始凉了，老包工头被儿子送去南方疗养。而民工经过一个多月的保养，身体状态已经恢复很多了。三个月过去了，民工的右侧睾丸和阴囊已经缩小的如同鸽子蛋了。他自己说那里经常脱皮，左面的也有些硬和疼，而且射精的量和强度已经大大降低。晚上玩的时候，我发现他阴茎勃起的硬度也明显不够了。
我有些吃惊，怀疑当初在注射的时候由于渗透，已经影响了左面的。如果那样的话，他就真正被阉割了。连忙告诉小包工头，买些甲睾酮给他吃。否则，左侧睾丸要够呛。
几天后我出差去南京，半个月之后回来，去看他们。民工的右侧阴囊已经完全没有了。小包工头告诉我，有的时候用刀一点一点的削，有的时候民工自己用手掰，上周洗澡的时候掉了。现在民工站在我俩面前的时候看下面有点滑稽，只有左侧鸡蛋大的睾丸和阴囊，右侧空荡荡的能看到屁股。
现在的民工已经被完全奴化了，身体状态也完全转变了。每天带着导尿管、肛门里塞着一串跳蛋或一个大大的假阴茎去上工，每天喝水十杯有九杯是小包工头或工地其他人的尿。工地上的厕所，经常能看到他用嘴给别人舔大便后的肛门。他称呼每一个人为主人，称呼小包工头为爹。
晚上，在小包工头的房间里喝酒。民工跪在地上给小包工头舔脚。没有了室外工作的锻炼，他皮肤松弛、没有了光泽。脸色也没有了过去黝黑暗红的健康，被灰黑色替代了。
小包工头喝多了，在他的服侍下睡着了。我握着他巨大的生殖器送到自己的后面，然而那快感很快就消退了。他只硬了一会就射了，安全套里不再是满满的银白色，而是一点点透明的。
“左面的也割了吧。”他叹了口气，无奈的说。“最近越来越疼了，也越来越硬了。”
我摸了一下，是很硬。他疼得哆嗦了一下。
“最近一个礼拜，我射出来的都是这么一点点，都是透明的，一点白色都没有了。”他抚摸着自己的阴茎。“我胡子最近都在掉，不怎么长了。”
四个月了，我大致算了一下。“那个是自己吸收掉，这边用刀割了？”我小心的问。
“反正也不是人了，有没有还有什么关系。”他把脸扭到一边。
“你吃那个甲睾酮了么？”我忽然想起来。
“没有，爸爸说我不是人了，吃了也没用。”他看了一下熟睡的小包工头，“我认识几个大夫，他们说可以帮我。”
“怎么帮你？”我一怔。
“给我提供手术刀什么的，我自己动手。”他急急的说。
“他怎么说？”我指小包工头。
“他说可以，但不能打麻药，东西不能让大夫给我，要我自己去偷。他们只给我提供偷的条件就行。”
小包工头撅着屁股，嘟囔着尿尿，民工忙跑过去趴在床上喝。我把他后面的假阳具拿出来，肛门的括约肌已经不能收缩了，是一个圆圆的洞。我的手稍微用力就可以塞进去，摸到他的前列腺，也是硬硬的一大块。过了一会，民工起来咳嗽了几声，问我要不要小便，跪在我面前，嘴轻轻的罩在我的阴茎上。我第一次这么痛快的在奴的嘴里尿，他一滴都没漏出来。
小包工头醒酒了，看着我，笑着说：“怎么样？调教的不错吧？”我们俩点了烟，坐下看着民工。
过了一会，小包工头对他用烟头点了一下。他马上爬过来，拿起烟头，对准自己的阴茎按下去，直到掐灭。这时我才注意到，他阴茎一圈都是烫的烟花。刚刚掐灭烟头的地方，皮肤已经起了硬茧，似乎不怕烫了。我的烟头也要掐灭的时候，他跪在我面前，我则把烟头对准他的乳头位置掐灭。因为那里只有一圈烟花，而没有乳头了。小包工头笑着告诉我，有一天被一个大夫看到他的样子，大夫故意当着他的面对小包工头说，用手术刀割掉乳头的感觉特别好，还丢下一把崭新的手术刀。当天下午，小包工头就用那刀割掉了他的一个乳头，并用烟烫住了血。之后，民工的另一个乳头、耳垂、舌头尖、四个脚趾甲都一点点被小包工头一刀一刀地割掉。
当下第一场雪的时候，小包工头打电话给我，说晚上要看好戏了。我兴奋得中午就跑了过去。这时大楼已经开始准备内部装修，暖气已经给上了，在楼的最上层，小包工头给自己先收拾好一套房间。房子中间是一个很大的圆形的浴房，但没有加热和蒸汽等设备，四面全是玻璃。
两个月不见，小包工头精神状态越发好了。房间内温度很高，小包工头只穿了一条夏天的蓝色裤衩，浴房里摆了一些手术用具。民工坐在一把塑料椅子上，鼻尖被削平了，鼻子下面穿了一个圆环，嘴唇下面也穿了一个钉，左耳朵变成了尖尖的，如同狗耳朵，右耳朵则打了两个很大的洞，左面的脚趾少了一个，肚子上有一根很粗的塑料管。我吃惊的问小包工头是怎么回事。他笑着说，这两个月因为下雨和一些其他事情，工地停工了一段时间，刚刚复工没多久，他就借这些日子改造了一下民工。他让民工站起来，我才注意到民工被隆了胸，屁股上横着开了一个洞，里面穿着一根塑料软管，点了一些蓝色发光二极管。肚子上管子是根导尿管，从尿道口进去，穿过膀胱、肚皮出来。
民工做了几个手术，都是他认识的几个大夫做的。由于长期喝尿，他严重肾结石，利用肾结石手术的机会，把膀胱和肚皮开口并连通缝合，这样有尿就从肚皮出来，为了避免经常漏尿，就在膀胱和尿道塞了一条导尿管，四天一换。由于长期带肛塞，肛门括约肌已经没有了功能，就做了臀大肌开口手术，做成一个洞。
“那今天要做什么？”我点了支烟问小包工头。
“完成今年最后两项。你看好吧。”他依旧那么哈哈一笑。
很快，几个大夫都来了，民工跪在浴房里，关上玻璃门，左手托起仅有的那个睾丸，右手举起手术刀。我坐在玻璃门前仔细看，阴囊根部早已被用细线勒死，阴囊已经发黑。民工动手很快，一下功夫，阴囊就下来了，没出什么血。他自己熟练的用止血钳卡住出血点的皮肤，用事先准备好的电烙铁烫出血点。再用酒精消毒，爬出来，将阴囊和睾丸捧给小包工头。小包工头拿过来看了看，扔在一边，冷冷的说：“开始做第二项吧。”
那个没有阴囊的奴，只有一个代表男人的阳具在两腿中间。民工依然跪着，关上玻璃门，拿起一个塑料袋封着的纱布，开始揉搓他那已经没用的阴茎。很快阴茎开始勃起，身边一片惊呼。不过是有些不可思议，那纱布是浸了药水的，看到小包工头那脸，我就猜到了。民工再次拿起手术刀，对准龟头下面的凹陷，划了下去。我听到他一声闷哼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血从刀口处喷射出来。但他没怎么动，稳定了一下情绪，将旁边的一个小桌摆在面前，刚好把阴茎摆在上面。他又在旁边的器械堆里拿出一把看起来如同菜刀的大刀，对准龟头剁了下去。
我转身跑了出去。几个医生打开门进去忙活着。小包工头跟我出来，拉开裤衩兴奋地对我说：“太TM爽了，看，我都射了。”
春节快到了，小包工头邀我去喝酒，民工第一次穿着崭新的衣服出现在我面前，忙着做菜做饭。我们没什么太多说的，喝酒、做爱，民工在旁边服侍。我们结束后，他收拾完桌子，给我们舔干净做爱留下的痕迹，就跪在一旁。我忽然想仔细看看他，让他脱光。他很迅速地脱掉衣服，身上的伤更多了。肚子上的孔已经被封了。屁股上的洞还在，但蓝色发光二极管已经摘掉了。肛门也不再塞东西了，虽然松弛，但不是一个洞了。我和小包工头静静的坐着，他就静静的跪在我们面前，就像那晚我见到的那尊雕像，只是姿势是跪着的。两腿中间，没有了阴囊，软软的粗大的阴茎上，也没有了龟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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